
自 传

我 于

法拉束教师。他是布列塔尼

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父亲是犹太商

人。在父亲坚持下，我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

经》、《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使我度日如年，自早到晚，逼着

我学习许许多多知识。学校成了我的休息之所。我的学校是

以尼古拉一世皇帝命名的敖德萨商业学校。就读于这所学校

的有外国商人、犹太经纪人、波兰显贵和旧教徒等人的子弟，

以及沉湎桌球的大龄青年。课间休息时，我们常常跑到港口的

天桥上去玩，或者去希腊咖啡馆打桌球，或者去莫尔达万卡的

酒窖喝廉价的比萨拉比亚葡萄酒。这所学校我之所以永志难

忘，还因为那位教授法语的

语言

人，同所有法国人一样，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我他祖国的

法语，使我得以把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使

我得以同敖德萨的法国侨民亲密相处，并从十五岁起即用法

语写作短篇小说。写了两年时光，然后就放弃了；在我笔下，农

民以及作者的各种思考都苍白乏味，只有对白写得还算成功。

年又去了彼得堡。从商业学校毕业后，我去了基辅，

年起，我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到

在彼得堡，我处境之狼狈到了惊人的地步，我没有居住权，见

警察就得逃，我寄宿在普希金街一个邋遢的、终日醉貌咕咚的

侍应生的地窖里。自



我的一切成

月

处都将我拒之门外，所有的编辑（如已故的伊兹玛依洛夫和波

肖等）都劝我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是我没有听他们的话，我

于 年年底，去见了高尔基。这下见对了

马克

年

就都要归功于这次会见，直至今天我每提起阿历克赛

西莫维奇的名字，就满怀爱戴和感激之情。他在

条），他教会了我

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我的几个短篇小说（因为这几个

短篇小说，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按刑法

马克西莫维奇打发我到人

不少极为重要的东西，后来的事态表明，我的两三篇青年习作

还可以过得去，不过是侥幸而已，我在文学上不可能有出息，

我写得非常蹩脚，于是阿历克赛

间去。

年直至这一去就是七年，由 年。在这些岁月里，

我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

年度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

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

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

年，我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我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

长。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年初，那时因此我把我文学工作的起始之日定在

《列夫》杂志第四卷刊出了我的短篇小说《盐》、《家书》、《多尔

古绍夫之死》和《国王》等。

伊 巴 别 尔



泅渡兹勃鲁契河

六师师长电告，诺沃格拉德 沃伦斯克市已于今日拂晓攻

克。师部当即由克拉毕夫诺开拔，向该市进发。我们辎重车队

殿后，沿着尼古拉一世用庄稼汉的白骨由布列斯特铺至华沙

的公路，一字儿排开，喧声辚辚地向前驶去。

逶迤西行，离开我

我们四周的田野里，盛开着紫红色的罂粟花，下午的熏风

拂弄着日见黄熟的黑麦，荞麦好似妙龄少女，亭亭玉立于天

陲，像是远方修道院的粉墙。静静的沃伦

们，朝白桦林珍珠般亮闪闪的雾霭而去，随后又爬上野花似锦

的山冈，将困乏的双手胡乱地伸进啤酒草的草丛。橙黄色的太

阳浮游天际，活像一颗被砍下的头颅，云缝中闪耀着柔和的夕

晖，落霞好似一面面军旗，在我们头顶猎猎飘拂。在傍晚的凉

意中，昨天血战的腥味和死马的尸臭，像雨水一般飘落下来。

黑下来的兹勃鲁契河水声滔滔，正在将它的一道道急流和石

滩的浪花之结扎紧。桥梁都已毁坏，我们只得泅渡过河。庄严

的朗月横卧于波涛之上。马匹下到河里，水一直没至胸口，哗

波兰公国，沿德涅斯特河有两处地方称沃伦。一是沃伦高地，古时属立陶宛

左岸分布，地表为河谷所切割。一是沃伦领地，系公元九世纪至十八世纪历史

地区，地届今乌克兰及波兰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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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犹太人身旁。怯生生的贫困在我们地铺上方汇聚拢来。

万籁俱寂，只有月亮用它青色的双手抱住它亮晶晶的、无

忧无虑的圆滚滚的脑袋在窗外徜徉。

我揉着肿胀的腿，躺到破褥子上，睡着了。我梦见了六师

师长。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牡马追赶旅长，朝他的眼睛连开两

枪。子弹打穿了旅长的脑袋，他的两颗眼珠掉到地上。“你为

什么带着你的旅掉转枪头？”六师师长萨维茨基冲着脑袋瓜开

花的旅长怒吼道，就在这时我醒了过来，原来那个孕妇在用手

指摩挲我的脸。

“老爷，”她对我说，“您在梦里又是叫又是踢。我这就给您

的地铺挪个角落，省得您踢着我爹⋯⋯”

哗的水流从数以百计的马腿间奔腾而过。有人眼看要没顶了，

死命地咒骂着圣母。河里满是黑乎乎的大车，在金蛇一般的月

影和闪亮的浪谷之上，喧声、口哨声和歌声混作一团。

深夜，我们抵达诺沃格拉德市。我在拨给我住的那间屋

里，看到了一个孕妇和两个红头发、细脖子的犹太男人，还有

个犹太男人贴着墙在蒙头大睡。在拨给我住的这间屋里，几个

柜子全给兜底翻过，好几件女式皮袄撕成了破布片，撂得一地

都是，地上还有人粪和瓷器的碎片，这都是犹太人视为至宝的

瓷器，每年过逾越节才拿出来用一次。

“打扫一下，”我对那女人说，“你们怎么过日子的，这么

脏，一家子好几口人⋯⋯”

两个犹太男人应声而动。他们穿着毡底鞋，一蹦一跳地走

动着，收拾掉地上的垃圾。他们像猴子那样不着一声地蹦跳

着，活像玩杂耍的日本人，他们的脖子一个劲地转动，都鼓了

起来。他们把一条破烂的羽绒褥子铺在地板上，让我靠墙睡在

第



他是

她的两条骨瘦如柴的腿，支着她的大肚子，打地板上站了

起来。她把那个睡着的人身上的被子掀开。只见一个死了的

老头儿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他的喉咙给切开了，脸砍成了两

半，大胡子上沾满了血污，藏青色的，沉得像块铅。

“老爷，”犹太女人一边抖搂着褥子，一边说，“波兰人砍他

的时候，他求他们说：‘把我拉到后门去杀掉，别让我女儿看到

我活活死去。’可他们才不管哩，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这间屋里断气的，临死还念着我⋯⋯现在我想知道，”那女

人突然放开嗓门，声震屋宇地说，“我想知道，在整个世界上，

你们还能在哪儿找到像我爹这样的父亲⋯⋯”



诺沃格拉德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拿着报告去见政治委员，他住在一名外逃的天主

教教士家里。耶稣会女管家艾丽扎太太在这名教士家的厨房

里接待我。她请我喝琥珀色的茶和牛奶饼干。她的饼干有一

股子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气味。其中和有狡狯的汁水和梵蒂冈

香气四溢的狂怒。

宅旁的教堂里钟声乱鸣，打钟人疯了。这是个布满星斗的

七月之夜。艾丽扎太太晃动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不停地

给我添饼干，我享用着耶稣会的甜食。

这个波兰老妇人称我为“老爷”，厨房门外，笔直地站立着

几个灰不溜丢的老头儿，他们的耳朵一色都僵硬了。在蛇一般

阴险的暗处，有件修士的长袍像蛇行一般游动。神甫逃跑了，

不过把他的助祭罗姆阿里德先生留了下来。

罗姆阿里德是个阉割派教徒，身体肥硕，讲起话来瓮声瓮

气，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用黄不棱登的手指头在地图上

比画着波兰毁于战火的地带。他历数着他祖国的创伤，亢奋得

连声音都嘶哑了。但愿一过性遗忘症把这个心狠手辣地出卖

我们，又叫人随手毙了的罗姆阿里德丧失记忆吧。然而在那个

夜晚，他那件紧身的长袍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兴冲冲地扫

过所有的过道，并且对所有想喝酒的人示以微笑。在那个夜



桀骜不驯的苦

晚，这个修士的影子寸步不离地潜伏在我身后。他，罗姆阿里

德先生，原本可以成为一名主教，要是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一起喝着罗姆酒，天主教教士的住宅虽已百孔千

疮，形同废墟，可那种见所未见的生活方式的气息仍在其中回

荡，而罗姆阿里德谄媚的谀辞则听得我筋骨为之酥软。什么耶

稣受难十字架，其作用像交际花的护身符，写有罗马教皇训谕

的羊皮纸和藏在女人蓝色丝坎肩内的那些已经霉烂了的信札

一样不足道哉！

我从这儿看清了你，你是个披着紫袍的不守清规的修士，

你的两手是虚肿的，你的心是软弱而又残忍的，就像猫的心，

看清了你那个主的伤口，从那儿流出的是精液，是让处女醉倒

的芬芳的毒液。

我们喝着罗姆酒，等着政治委员，可他迟迟未从师部回

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虽说睡着了，却仍在提

心吊胆。而在窗外的果园内，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果园内，

在充满激情的黑森森的天空下，林阴道正在融化。充满渴念的

玫瑰在黑暗中颤动。苍穹中燃烧着绿色的闪电。一具被剥光

了衣服的尸体横在斜坡下。月光顺着尸体两条掰开来的向上

翘起的腿缓缓流动。

瞧，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王国

难！我，一个靠暴力闯入的异邦人，在神甫丢弃的圣殿内把一

条满是虱子的褥垫铺开，将那本硕大无比的颂书垫在头下，里

年解体。年，波兰与立陶宛联合为统一国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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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颂扬的是无上尊荣的圣明的元首约瑟夫

约瑟夫 毕苏斯基（

毕苏斯基①。

！⋯ ⋯

饥寒交迫的大军朝你古老的城市蜂拥而来，啊，波兰，全

世界的奴隶团结起来的歌声响彻在你这些城市的上空，你要

倒霉了，波兰立陶宛王国，你要倒霉了，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

公爵②，萨佩基公爵

我的政治委员还没来。我去师部、果园、教堂里找他。教

堂的大门大敞四开，我踏进教堂，迎面看到有两块雪白的头盖

骨在一口破棺材的盖子上燃烧。吓得我直往地底下，往地下室

钻去。地下室内有把橡木梯子通向祭坛。我昂头望去，见到高

处，几乎就贴着拱顶，有火光在移动。我看到了政治委员，特务

科科长和手里拿着火把的哥萨克们。他们听到了我微弱的呼

救声，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头盖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雕塑品，这就吓不着我了，

我们大家继续搜查，搜查的起因是在那名天主教教士的寓所

内发现了一大堆军装。

我们手持蜡烛，搜查这幢发出回音的建筑，彼此压低声音

交谈，脚上的马刺碰得嚓嚓直响，翻袖口上绣的马头闪烁着亮

光。好几尊嵌有宝石的圣母用她们像老鼠一样淡红色的眼珠

注视着我们的行踪，火苗在我们的手指间抖动，把一块块黑影

投到圣彼得、圣方济各、圣温采特的塑像上，投到他们红彤彤

：波兰社会党活动家，二十世纪波兰复国运动

的首脑。 ，其间曾与苏联交战，年任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

年后任波军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等职，据说在波兰被视为民族英雄。

拉吉维尔家族十四世纪为立陶宛大公国的公爵世家，尔后为波兰立陶宛王国

的公爵世家，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为俄国和普鲁士的公爵家族。

萨佩基家族自十七世纪起为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国的公爵家族



的面颊上和涂有洋红的卷曲的大胡子上。

我们在各处翻寻。我们的手指揿下了一个又一个骨制的

按钮，但见一个又一个圣像分成两半，移动开来，打开了一个

又一个发了霉的地下室。这座教堂年代久远，有许多秘藏。它

金碧辉煌的墙壁内有不少暗道、壁龛和开启时没有一息声音

的暗门。

啊，那名天主教士真是愚不可及，他竟在救世主的钉子上

挂满了本堂女教徒的乳褡。我们在圣障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

一羊皮袋纸币和巴黎珠宝匠的不少首饰盒，里边全是祖母绿

的戒指。

后来我们聚在政治委员的屋里数钱。金币摞成了一根根

柱子，纸币堆成了一方方毯子，一阵风朝烛火刮来，艾丽扎太

太的眼睛里射出乌鸦般贪婪的疯狂，罗姆阿里德发出声震屋

宇的狂笑，发疯了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狂乱地敲着钟，乱鸣

的钟声没有一刻停息过。

“走，”我对自己说，“离开这些个叫大兵诱惑得一个劲丢

媚眼的圣母⋯⋯”



家 书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费奥多罗芙娜 库尔丘科

娃，我急于要函告您，我现在加入了布琼尼同志的红色骑

这是我们收发室那个叫库尔丘科夫的男孩子向我口授，

由我代书的一封家书。这封信是不应该遗忘的。我全文抄录

了下来 字未改，完全保留了本来面目。

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费奥多罗芙娜：本函首先

急于要告诉您的是托上帝的福，我还活着，而且身体健

康，我希望从您那儿也能听到同样的话。我向您深深地鞠

躬，而且是一躬到底，此外，还向⋯⋯

下面他开列了一大堆亲戚、教亲和干亲的名字。我们就从

略了。全文从第二段起照抄不误。

兵军，您的干亲家尼康 瓦西里耶奇也在这里。如今他已

中央执行委员会

当上红色英雄了。他把我调到他手下，我们在政治部收发

室负责向前沿阵地分发书籍和报刊

的《莫斯科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我军的军报《红色

骑兵报》，这是张嫉恶如仇的报纸，前沿阵地的每个战士



谈谈一

科尔

瓦西里耶奇手下小日子

都盼着看这张报纸，看过后就会雄赳赳气昂昂地去砍杀

卑鄙的波兰小贵族。我在尼康

过得美滋滋的。

费奥多罗芙娜，求您尽可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库

能多给我邮点什么吃的来吧。求您把那头花斑公猪宰了，

打成邮包，寄到布琼尼同志的政治部，写明交瓦西里

儿屁了，求您好好照料它，写封

尔丘科夫收。每天晚上我躺下睡觉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咕

叫，又没衣服盖，冻得浑身发抖。请您来封信吧，告诉我，

我的斯捷普卡活着还是

它绊蹄伤了的那条腿好了还是没好，还信来告诉我

费奥多罗芙娜，天天都给它

有它两条前腿上的疥疮好了吗，给它钉马掌没有？我求

您，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您做

用肥皂洗前腿，我留了块肥皂在家里，搁在圣像后边，要

是叫爹用光了，就劳驾您上克拉斯诺达夫去买一块

了好事，上帝不会抛下您不管的。我还要告诉您，这儿是

个穷地方，庄稼汉为了逃避我们这些红色勇士，全都牵着

马躲到树林里去了，这儿小麦种得很少，长势不好，稀稀

拉拉的，我们看了笑痛肚子。这儿的庄户人种黑麦，也种

我们那种燕麦。这儿的啤酒草全用木架撑起，因此长势很

好，当地人用这种草酿私酒。

季莫菲伊奇

在本函的这一段，我急着要跟您谈谈爹的事

年前他老人家怎样杀死了费奥多尔

丘科夫哥哥。我们巴甫利钦柯的红色骑兵旅向罗斯托夫

市发起进攻时，部队叛变了。当时爹在邓尼金部队里当连

长。有人见到他老人家，说他老人家身上挂满勋章，跟在

旧制度下一样。由于那次叛变，我们全都成了俘虏。费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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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莫菲伊奇哥哥那儿

多尔 季莫菲伊奇哥哥叫爹发现了。爹就动手宰割费奥

多尔哥哥，一边割，一边骂：浑球，红色狗腿子，狗娘养的，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脏话，他一刀一刀割，直割到天黑，费

禀告您，奥多尔 季莫菲伊奇哥哥断气。当时我写了封信

费奥

您儿子坟头上没有立十字架。可这封信叫爹给截住了，他

拷问我，破口大骂：你们全是你娘的崽子，全是那个浪货

的贱种，我操大了你娘的肚子，今后还要操大她肚子，我

的生活给毁了，为了正教，我要把我的骨肉一个不留地干

掉，还骂了其他许许多多脏话。我在他那里受的罪，跟救

世主耶稣基督受的罪一模一样。幸好我很快就逃脱了爹

的毒手，回到了巴甫利钦柯同志的骑兵旅，回到了自己的

部队。我们旅奉命去伏龙涅什休整，补充人员和给养。我

们在那里补充了人员，还补充了马匹、被服、枪支，以及一

切应该发给我们的东西。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多罗芙娜，我可以给您形容一下沃龙涅什，这是个非常漂

亮的小城，比克拉斯诺达尔要大些，城里人一个个都长得

特别漂亮，还有条小河可以洗澡。我们每人每天配给两磅

面包、半磅肉和相当多的糖，所以一起床就能喝加糖的

茶，连吃晚饭时也能喝到糖茶，我们已经忘掉忍饥挨饿是

怎么回事了，每天午饭我上谢苗

季去吃煎饼或者烤鹅，随后就躺下来睡午觉。那时谢苗

季莫菲伊奇

莫菲伊奇由于作战勇敢，全团上下一致拥戴他当团长，于

是布琼尼同志下达了委任状，发给他两匹战马、上等军

服，拨一辆大车供他专用，替他运箱笼包裹，还授予他一

枚红旗勋章，而我呢，作为他的弟弟，在他鞍前马后工作。

如今哪个街坊邻居胆敢欺侮你，那么谢苗



季莫菲伊奇在迈伊科

就可以要他的小命。后来我们开始追歼邓尼金将军，杀死

没见到我爹，谢苗

了他成千上万的人，把他的部队逼入黑海，可是上哪儿也

季莫菲伊奇因为太舍不得费奥多尔

哥哥了，所以搜遍所有的阵地，捉拿他老人家。可是，亲爱

的妈妈，您是知道我爹是什么人的，您知道他的性子有多

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不要脸的，竟把红胡子染成了黑

胡子，黑得像老鸦那样，他换了便装，躲在迈伊科普市，因

此没一个居民认出他就是旧制度下那个最歹毒的、杀人

不眨眼的警官。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有一天，您那个干

瓦西里耶奇偶然在一个居民家里看见了他，

我、谢苗哥哥季莫菲伊奇去了封信。我们

和队里一些自告奋勇的小伙子，立刻跨上战马，一口气跑

了两百俄里，前去追捕他。

我们在迈伊科普市都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后方一

点儿不支持前方，到处都在叛变，就像在旧制度下那样，

大街小巷里都住着犹太人。谢苗

普市跟犹太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他们不肯交出爹，便把他

关进了监狱，加以监护，他们说，已接到命令不杀俘虏，您

是谢苗

别生我们的气，我们会审判他，他会受到应有的惩处。可

季莫菲伊奇还是降服了他们，他用真凭实据证

明他是堂堂的团长，还拿出了布琼尼同志亲自授予的全

部红旗勋章，谁要是胆敢替爹狡辩，不把人交出来，他就

逼说。谢苗

把谁一刀砍死，有一个砍一个。部队里的小伙子也这么威

季莫菲伊奇终于抓到了爹，一抓到便用鞭子

罗奇翁奈奇的络腮胡子上，

抽他，还让所有的士兵在院子里排列成战斗队形。这时谢

苗把水泼到我爹季莫菲伊

亲家尼康

就给谢苗



费奥多

罗

“不好受。”爹说

于是谢苗问他：

“那么费奥多尔呢，他落到您手里，叫您一刀刀宰割，

他好受吗？”

爹说，“费奥多尔遭殃了。”“不好受，

您想过没有，您也会遭殃的？”

于是谢苗问他：

“爹

“没有，”爹说，“我没想到我会遭殃。”

于是谢苗转过身子对着大家，说：

可我想到，要是我落到爹手里，您决不会饶我。现

在，爹，我们就来结果您的性命⋯⋯”

罗奇翁奈奇便冲着谢苗破口大骂，这时，季莫菲伊

还扇了谢苗一耳光，就在这时谢又是骂娘，又是骂圣母

苗把我支出院子，所以，亲爱的妈妈叶甫多基娅

芙娜，我没法给您形容爹怎么给结果掉的，因为我给支

出了院子。

那是

这件事以后，我们驻扎在新罗西斯克市我可以谈谈

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后边已没有陆地，只有水

黑海，我们在这个城里一直待到五月，然后调往波兰战

线，狠命地杀波兰人⋯⋯

季莫菲伊奇您的亲爱的儿子瓦西里 库尔丘科夫

就此搁笔。好妈妈，请您好好照料斯捷普卡，您做了好事，

上帝是不会抛下您不管的。

只见颜色顺着胡子淌了下来。于是谢苗问季莫菲伊

奇翁奈奇：

“爹，落到我手里好受吗？”

“我要遭罪了。”



上面照得有季莫菲伊

这就是库尔丘科夫的家书，一字未改。我写完后，他拿过

信去，贴肉揣在怀里。

“库尔丘科夫，”我问那孩子，“你父亲凶吗？”

“我的父亲是条恶狗。”他忧伤地说。

“母亲要好些吧？”

“母亲还可以。要是您有兴趣，这是我们的合家欢⋯⋯”

他把一张磨损了的照片递给我，

奇

上，

库尔丘科夫，是个腰圆膀粗的警官，戴一顶警官制帽，一

部络腮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笔直地站在那里，高高的颧骨，

一双淡颜色的眼睛虽然有神，却显得愚昧。他身旁的竹椅

身材高大得出奇，呆头呆脑，大脸盘，暴眼珠，泥塑木

坐着一个瘦小的农妇，穿一件加长了的上衣，长着一张肺痨病

患者那种发亮的、怯生生的脸。在靠墙壁那边，紧挨着外省照

相馆里那种土里土气的狯有花和鸽子的背景，耸立着两个小

伙子

费雕地站着，好像是在听训。这是库尔丘科夫家的两兄弟

奥多尔和谢苗。



战马后备处主任

村里怨声载道。骑兵部队在此征粮和交换马匹。骑兵将

他们奄奄一息的驽马换成干农活的使役马。这无可指责。没

有马匹就没有军队。

然而要农民认识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农民纷纷聚集到队

部外面哄闹。

他们手里牵着依靠缰绳支撑的、虚弱得走一步要晃几下

的皮包骨头的老马。庄稼汉们，这些个养家活口的人遭此劫

难，不由得恶向胆边生，然而又深知这胆子是支持不了多久

的，所以急于一泄心头怨愤，便口无遮拦地詈骂部队的首长、

上帝和自己可怜的命运。

全身戎装站在门廊下。他眯上浮肿的眼皮，以参谋长

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听取庄稼汉们告状。其实他专心的程度

没有超过敷衍一步。他像一切饱经世故、累得精疲力竭的官员

一样，善于偷个闲，停止一下脑力活动。每逢短暂的闲适时刻，

我们的参谋长总是借机休整一下他那部用旧了的机器。

这回跟庄稼汉们打交道时也一样。

他冷眼旁观他脑袋瓜里原先的一团乱麻，如何在庄稼汉

们七嘴八舌、不顾死活的怨詈声的令他静下心来的伴奏下，变

成了清晰的、有活力的思维。他在等一个必要的间歇，抓住庄



马；反过来，要是它站不起来

稼汉们的最后一滴眼泪，哼哼哈哈打一番官腔，随后就回队部

去工作。

可这回连哼哼哈哈都不用劳他大驾了。只见一个红脸膛

灰白唇髭的汉子，披着黑斗篷，穿着缀有银饰带的大红灯笼

裤，骑着一匹火红色的英国阿拉伯骏马，飞马来到门廊下，此

人就是原先杂技团的大力士，如今战马后备处主任奇亚科夫。

“向老实巴交的泥腿子致以修道院长的祝福！”他一边高

喊，一边勒住疾驰中的坐骑，就在这一瞬间，一匹哥萨克换下

来的连毛都没剩下几根的劣马摔倒在他的马镫上。

“首长同志，瞧，”一个庄稼汉拍打着自己的裤子，大喊道，

“瞧你的弟兄换给我们的是什么⋯⋯你看见了吧，换给我们的

是什么？你倒来使唤使唤它⋯⋯”

“像这匹马，”这时奇亚科夫一字一顿地讲了起来，字字都

掷地作金石声，“像这匹马，老兄，你完全有权去战马后备处领

取一万五千卢布，如果这匹马的情况更妙些的话，那么，亲爱

的朋友，你就可以到战马后备处去领取两万卢布。不过，马倒

了下去，这个数目的钞票是不够补偿的。可要是马倒了下去又

站起来，那么这匹马仍然是

了，那么就不再是马了。不过，顺便说一句，我看这匹母马身子

骨还挺结实，准能站起来⋯⋯”

“嚄， 主呀，我的大慈大悲的老天爷呀！”那庄稼汉挥了挥

双手，“它，这个可怜见的，怎能爬得起来⋯⋯它，这个可怜见

的，死定了⋯⋯”

“老兄，你小看了这匹马，”奇亚科夫深有把握地回答说，

“老兄，你这是在亵渎这匹马，”他一边说，一边将他大力士式

的魁乎其伟的身躯跨下马鞍。他伸直膝部绑有皮带的漂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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